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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晴的，还会爱的

滚滚红尘

□李月亮

第三只眼

情场眼色

幸福需要

多少分

那件叫“自我”的衣裳
□雨淙

和温吞男初见，是在教学楼的
楼道里。她抱着几本书从自习室出
来，望着走廊的地板上自己被阳光
拉得长长的影子孤芳自赏。“同
学……我想跟你认识一下。”循声
望去，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还
没等她回过神，他已经开始介绍自
己，班级、姓名、出生年月……慢条
斯理、温温吞吞，背书一样地刻板
和严格。她觉得好笑，反问他：“认
识我？干吗？”他答：“我觉得你挺文
雅的。”“文雅。”她对这个过于书面
的评价感到古怪而奇特，不由得瞟
了他一眼，却也有了几秒钟的定
格——— 夕阳从西窗远远地射进来，
温吞男微长的黄头发软软地打着
卷，长长的睫毛在金色的余晖里忽
闪忽闪，有一种让人恍惚的漂亮。

于是，他们“认识”了。对这个
颇文艺范儿的开头，她感觉很惬
意，可惜后来发现他的浪漫也仅限
于此。长睫毛下的大眼睛望着她
时，虽然柔情万缕，嘴上说的，却都
是些家常市井的体己话，比如今天
学会了做好吃的软炸里脊、明天买

了件漂亮的羽绒马甲……无非是
要把纤纤瘦瘦的她喂胖裹暖，一味
地体贴敦厚，对她的种种“文雅”却
带着隔了代沟似的宽恕，像看一个
小疯子。

她渐渐地疲沓了，她宁可他有
点变化、有点血性，也让爱情有点
起伏，老这么温吞水似的波澜不
惊，让人兴味索然。她开始故意找
茬，无缘无故地把桌子上的书本一
股脑打落到地上，有点歇斯底里。
他怔怔地看着，一脸的疑惑和疼
惜：“你这是怎么了？”轻轻叹一口
气：“别生气，回头又该胃疼了。”然
后蹲下身，一本一本捡起来，整齐
地码好，摆在桌子上。她的心却乱
了，因为，这不是她要的答案———
她只是想激怒他，让他也能血气上
涌，像模像样地“爷们儿”一回。

最后，她使出了最后一张底
牌。她约他出来见面，摆出一张臭
脸来要分手，原因很简单：我爱上
某某了——— 是最直截了当的亮剑，
连一点顾全脸面的婉转都没有。其
实这一刻，她心里还是抱着希望

的，甚至跟自己打了个赌：只要他
火了、怒了，大声骂她一顿，她就会
立刻靠在他背上，小猫一样乖乖地
说：我以后不折腾了。或者，很江湖
气地跟他来一个响亮的击掌：“这
才像个爷们儿，就喜欢你这样！”可
他，依然是温吞吞地叹了口气：“你
想好了吗？要是想好了非去找他，
我等你三年。三年里你要想回来，
我随时都在。”

她感到一种绝望的愤怒，仿佛
自己是可有可无的，连结尾都落进
了绵软无力的俗套。“你是一汪温
吞水，而我要的，是大海。”她面无
表情地丢下这句话，算是对过往的
恋情盖棺论定。他不明白，也不好
问，就那样在冷风里久久地站着，
束手无策，疑惑不解。

为了心里的那片“海”，她照着
言情小说的章法一路寻寻觅觅、披
荆斩棘，临了却凄凄惨惨戚戚，身
心俱疲。

四年后再见他，他已经是个准
爸爸——— 他永远是按照设定的程
序运行，三年的等待期满后，老老

实实相亲，循规蹈矩结婚，按部就
班地准备当爸爸。她问他：“要有孩
子了，高兴吗？”他答：“还可以吧。
总归是又多了一个称谓嘛。”仿佛
为人父母的意义也仅限于此。虽然
并没有晒幸福，可还是拦不住她的
内伤——— 到底已然是别人的丈夫，
她没份儿了。

这么一想，心里居然涌上来一
股说不出的委屈和忧伤。身子一
软，脑袋就靠在了他的肩膀上。他
对这个细节全然没有准备，明显有
点心猿意马，嘴上却说：“走吧，再
呆下去……我怕咱俩弄出什么事
儿来。”

她悻悻地直起身，一颗心仿佛
扑通一声掉到地上。他果然是个可
靠的人，坚贞、守信、宽容，面对诱惑
不越雷池一步。然而这个可靠的
人，已经不能再去依靠了，但她依
然 愿 意 在 心 里 有 这 样 一 个 珍
藏——— 他确实不是波澜壮阔却喜
怒无常的大海；他是寂寥的世道
里，一轮不言不语也不即不离的太
阳。

通常，我们会把 100 分
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作为
衡量幸福的标准，可是人这
一辈子，事事都达到完美的
境地，显然不可能。

一个要好的朋友，在我
眼里，她是一个各方面都很
完美的女人，事业做得风生
水起，在公司里独当一面。
事业有成的女人大多会顾
此失彼，可是她却把小家庭
打理得有声有色。她是父母
眼里的乖女儿，父母走到哪
里，只要一提到女儿，脸上
就会熠熠生辉，因为她是父
母的骄傲；她同时又是公婆
眼里的好儿媳，他们夫妻吵
架，公婆必会站在她这一
边，公婆偶尔吵架，也必会
让儿媳做裁判；她还是同事
眼里的好上司，大家有什么
事情都愿意找她解决。

做人做到这种地步，可
谓八面玲珑。我曾无比艳羡
地向她讨教：你是怎样修炼
到这种境界的？我觉得，幸
福于她而言，可谓取之不
尽，像一个个灵感，信手拈
来。谁知她却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人人都言我会做
人，谁知道我内心的苦？我
大惊失色，原来她的心里也
有苦。

她说：你看到的，是我
人前的风光，举止得体，笑
容灿烂，可是谁知道我为此
付出了多少？一颗心隐忍过
度而化成忧伤，完美女人不
是那么好修炼的，得委屈自
己装下一切不能装的事，得
挑战自己去面对一切不敢
面对的事，如果按指数计
算，幸福是 100 分的话，那么
我得 80 分就知足了。为了漂
亮，我不停地往脸上抹化妆
品。在公司里，我不得不穿
着七寸高跟鞋面对那些难
缠的客户和下属。面对父母
的唠叨，我不得不牺牲耳
朵，不管心里有多烦。怕老
公出轨，我尽量做到各方面
完美，抓住他的胃，也要留
住他在床上。有时候，在公
共场所等人，坐在那里，我
竟然会睡着，每当此时，我
都有些可怜自己。

我无语，被她的“幸福
只要 80 分”的论调震撼了。
想想也是，人无完人，实在
没有必要苛求自己方方面
面都做得完美，如果方方面
面都完美，那不是俗人，是
圣人。《红楼梦》里有一个完
美的女人秦可卿，生得袅娜
纤巧，为人处世温和得体，
人缘又好，是老太太眼中重
孙媳中第一人。可惜这样一
个女人，因为平常思虑太
密，抑郁成疾，终没落下个
好结果。

如果人这一辈子只能
分到一块叫幸福的蛋糕，我
宁愿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
品尝味道，而不是只图过
瘾，一口吃掉。梁静茹在一
首歌里唱道：80 分的幸福已
足够。

从此不再向幸福女人
讨教完美的秘诀，因为太过
纯粹的东西，总是容易偏执
和极端，总是以委屈自己为
代价。在通往幸福的路上，
如果能修炼到 80 分，就算
及格。当然，能够做到优秀
更好，是锦上添花。做不到，
实在没有必要强求，也没必
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 80

分的幸福已经足够好了。

七年前，毛毛跟第三任男友分
手，痛不欲生，老想着自我了断。我
日夜看护她，累得几乎吐血——— 比
带孩子累多了，因为她有成人的智
慧，我要跟她斗智斗勇，要时刻确
保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包括如
厕——— 有一次她在睡衣里藏了根
绳子，一进卫生间就挂在了浴室横
梁上，幸好被我及时发现，才救下
她一条小命。至今还记得，那时候
她几乎总处在热泪盈眶的状态，眼
睛仿佛饮水机的按钮，稍微一动就
哗哗地淌出水来。

我理解她。那男人很优秀，他
们在一起的大半年，毛毛死心塌地
地爱，死心塌地地付出，拼命做最
好的自己，去全面赢得他，可他还
是被一个更优秀的女人拐跑了。

毛毛做了很多努力也没能把

他拉回来，当她明白他们的爱情
彻底死了，那些好时光彻底结束
了，她也就彻底绝望了。

我不断用“好男人有的是”这
样苍白又正确的真理劝慰她，她
则反复说不可能再遇到更好的人
了，也不可能再这么投入地爱了，
她的心已经死了，活着也是行尸
走肉。

——— 好像所有被甩的人都说
过类似的话，有过类似的想法，都
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行尸走肉过
一阵子，但好像所有人最后都缓
了过来，又重新活得欢蹦乱跳。

毛毛也一样，要死要活了一
阵子后，她从沟里爬了出来，又开
始工作、逛商场、谈恋爱，然后又
失恋、又恋爱，终于结婚，到七年
后的上个星期，生下了一个胖嘟
嘟的女儿。

她在微博里晒出一家三口的
幸福合照，我又开心又激动又感
慨，千言万语汇成两个字回复她：
哼哼。算作对当年为了拽回她小命
所付出的辛劳的发泄。她心知肚明
地回复我说，今日不知明日事啊。

是啊，那年的她怎么能预料到
今天的幸福？在无边的黑暗里，怎
么能相信前面一定还会有曙光？

都说失恋的女人是劝不好
的，能解救她的唯有足够长的时
间和足够好的新欢。此话很有理，
只是那些心灰意冷的人往往认定
不管多么长时间都不会再遇到更
好的新欢，所以赖在死胡同里不
肯出来。

我想，失恋者最痛的心结，也
许不是某个人的离去、某段感情
的猝死，而是对未来再也找不到
那么好的人的恐惧——— 当初之所
以选择他，一定是因为他是你最
称心的一位，你身边的其他人，要
么比不上他，要么跟你没可能，所
以当他不由分说走掉，你放眼望
去，很难找到更好的代替者，于是
便产生了强烈的错觉——— 再也不
会爱上别人了。

感觉不会再爱了。这话听起
来像个玩笑，但深陷其中的人会
知道其中的冰冷和绝望。

当然，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绝
望。好比你刚刚饱餐一顿，肠肚胀

满，当下会产生再也不想吃东西的
错觉，多好的美食也不能勾起你的
食欲。但凭经验你会知道，过不了
多久你还会饿，到那时随便一点什
么美味都能让你欢欣愉悦。

只是在感情里我们缺少这样
的经验，不相信这一刻过去后，自
己的心会慢慢清空，感情会慢慢
打开，视野会慢慢放大，然后便可
以在适当的时间发现另一个适当
的人，开始另一段适当的感情。那
个新人，也许不比从前那位更帅、
更有钱，但他带给你的快乐，不会
更少。

总之，还会爱的。除非你太老
或者太潦倒。

所以，失爱并不像我们想象
的那么可怕，就像身上被割了一
刀，会有剧烈的疼痛，但总能复
原；可能会留一道疤，但不会影响
生命的质量。当然，我们都不希望
心上留那么一道疤，所以对每个
走进生命的爱人都要真心、珍重，
只是当失去不可避免，也不用太
过恐惧和绝望，好好把日子过下
去，下一个爱人，一定会来。

□积雪草

温吞男，寂寥世道的一轮太阳
潮男潮女

□阿简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身边往
往活跃着一些“社交宠儿”，她们
对与人打交道这回事总是如鱼
得水，比如我的昔日同事小C。

若干年前，我还在一家报社
供职时，初出茅庐的小 C 姑娘被
大家一致评价为“这个女孩不简
单”——— 她认识的“高端人士”特
别多。当我们吭哧吭哧奔波在采
访的路上时，她正在办公室打电
话；当我们绞尽脑汁拼凑稿子时，
她电话还没打完。“张总，好久不
见，嘻嘻。”“赵局长，你最近出差
了吗，打电话你怎么老不在……”
每逢报社组织活动或是去参加新
闻发布会什么的，小 C 更是神采
飞扬，一副社交明星的范儿，跟这
个打招呼，向那个抛媚眼——— 仿
佛所有人都是她的老朋友，所有
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因为朋友多、人脉广，领导们
吃饭也要叫上她调节气氛。她左
右逢源，又是端茶倒酒，又是说笑
逗乐，一场饭局下来，不管熟悉不
熟悉的，称呼一律改成了自家人。
有一次她拉我参加一个饭局，说
是某某老板请客。去了我才知道，
那是人家为推广公司新产品搞的
一个商业活动，我们这些记者纯
属给人家暖场凑人头的。这种场
合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小 C 倒是

如鱼得水，端了酒穿梭在各色人
中，继续她的社交工作。

小 C 和某“青年才俊”拍拖
了，穿着打扮也更加时尚抢眼，可
是……她的那些行头看起来怎么
似曾相识呢？后来我们才恍然大
悟：敢情人家穿的是大牌仿版
啊——— 那些动辄 5 位数的香奈
儿、麦丝玛拉她是买不起的，但又
想穿得上档次，怎么办？她通过朋
友找到了一位不错的裁缝，帮她
做了不少山寨版服饰，穿出来还
真有大牌的范儿。

同事们私下聊天，很多人对
从没写出过什么像样稿子的小 C

不以为然。这时有位大姐发话了：
“写不出稿子怎么了？干得好不如
嫁得好，我看女孩子就得会交际
应酬，这样跳个槽、钓个金龟婿什
么的，也就不在话下了！”

后来，我离开了报社。一晃几
年过去，我想她可能早就嫁了，也
可能跳槽去了更好的单位。前些
天，遇到原来的一位同事，提起小
C，才知道她还在报社混，不过因
为做记者不称职，已经被调整到
后勤岗位上了。三十出头的人了，
依旧单身，依旧在郊区租房住。

原来，不是你认识了有钱的
朋友你就可以变有钱，认识了高
端的人你就可以变高端。社交也

是要靠实力的，它本应来自个人
魅力、人格、品德、才学的互相吸
引，而不是刻意的殷勤和巴结。

我们都听说过那个著名的传
奇故事：20世纪初，一位贫寒的法
国小镇姑娘为了改变自己的命
运，戴着自己精心设计的帽子，在
赛马会的社交场上结识了富有的
英国企业家。她告诉他，自己的理
想是在巴黎开一家帽子店。几年
后，他帮助她实现了理想。她的名
字叫可可·香奈儿。

除了富商名流，香奈儿还结
交了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她跟全世界最好的纺织商、
染色商交往，创造了自己的
高级定制和成衣系列。毋庸
置疑，社交最终帮她成就了
自己的时装帝国。

她一直都是社交场上
的宠儿。不论是情人还是
施予或是接受她恩泽的
人，他们之所以尊重她、崇
拜她，并非仅仅因为她会骑马、
打猎、划艇……更因为她出众的
才华和时尚品位。她最著名的言
论也不是关于时装，而是关于女
性自身的：“你可以穿不起香奈
尔，你也可以没有多少衣服供选
择，但永远别忘却一件最主要的
衣裳，这件衣裳叫精彩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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